
腊月把过去的365个日子
挤出那些烦恼和失望的水份
摁成一个喜字
飞上人们的双颊

从都市到乡村
大红的中国结高高挂
日子喜气洋洋

车站、 机场挤满了渴盼归家的人
翱翔的飞机是一只只吉祥的鸟儿
载着游子奔赴团聚的盛宴
南来北往的高铁是中国速度
让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大门上张贴的对联
洋溢着喜庆的平仄
把祝福和美好期盼
告诉给所有努力生活的人们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
我们品味出幸福的中国味道
那接近零点时刻的焦急守岁
让所有的人都瞪着大大的眼睛
七彩的烟花中
迷离了我们带泪的欢笑

在我眼中，过年是最忙碌的日子。
这种忙碌对母亲来说， 天还未亮

就要扎进厨房里干活。 在我家， 厨房
是母亲的 “战场”。 过年这天， 她除
了要提前给我们做好早饭外， 还要杀
鱼、 宰鸡。 这些活儿说起来简单， 做
起来却特别复杂。 单是鸡宰了之后，
需要烧好几锅热水， 用来拔鸡毛和清
洗。 鱼虽然不需要热水， 但刮鳞、 处
理鱼肉更要费一番功夫。 鸡鱼处理好
后， 排骨也要提前蒸。 一套 “去腥套
餐” 下锅后， 接着要准备十几种调料
才能腌制。 排骨腌制后， 母亲还要把
过年这几天用的菜一一洗好。 洗菜同
时， 母亲为了节约时间， 将要用的盘
子也顺手刷了一遍。

母亲在厨房忙活时， 父亲这边也

没有闲着。 过年这天，从家中到门口都
要贴上各种福字和对联。 福字需“成双
成对”，贴得均匀对称。 对联则需要根
据场所，贴上不同类型的祝福语。 父亲
将院里的鸡舍和牛棚都贴好后， 又开
始马不停蹄地去库房准备祭祖物品 。
我家的库房像个百宝箱。 祭祖是件大
事，父亲不敢有丝毫怠慢。 他把老物件
搬出来后， 需要按照规矩对其进行有
序摆放。 一向随意的父亲在此时严谨
认真，容不得我们开半点玩笑。 准备妥
当后，父亲还要备好鞭炮。 什么时辰点
什么炮，足以让他忙活半天。

大人忙得脚不沾地， 孩子也逃不
了清闲。 过年时家里禁止睡懒觉， 饭
还未做好， 母亲就会掀开被子喊我起
来洗漱。 儿时的我虽然看起来人小个

矮， 但手脚麻利， 学东西又快， 是个
母亲的好助手。 因此， 早饭刚放下碗
筷， 我就会跑到厨房里去帮忙。 厨房
的事多如牛毛， 母亲这边还没帮完 ，
父亲又让我去干跑腿的活儿。 过年的
跑腿工作， 通常是到村头小卖部那去
买东西。 在跑腿的路上如果遇到玩伴，
那必定要互相炫耀一番。 不管家里的
东西多少，总要找几样进行攀比。 就算
如此， 我们从未耽误过时间， 拌嘴也
不会阻碍各自忙碌的腿脚。

过年，让所有人都忙碌着。只有新
年的钟声响起时， 我们才有时间闲下
来。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抱怨。我想，简
简单单方为真，忙忙碌碌才是年。新年
的忙碌不仅代表着生活的美好， 更代
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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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故 乡乡 春春 节节 记记 忆忆 □朱家雄

20世纪60年代初期， 多家三线军
工企业初建于湘中娄底的青山绿水间。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我， 就是在
其中一家所藏身的山沟里度过自己的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包括记忆中的许
多个春节。 小时候， 一年中最期盼的
日子就是过年了。 那是一年当中最热
闹的时候， 孩子们不但有烟花爆竹燃
放， 在除夕夜还可以从父母手中领到
少许压岁钱， 甚至在大年初一时还能
穿着新衣服、 新鞋子出门去见小伙伴。

在这个职工与家属总计约万余人
的厂子里， 从我两三岁记事时起， 到
上个世纪90年代时止， 我们家先后搬
过五次家， 住过三处平房， 也住过高
三层或高五层的单元楼。 那个年代出
生率高， 不论住在哪一处， 前后左右
总是有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小孩。

记忆中， 虽然搬一回家就会换一
拨玩伴， 但无论是哪一拨玩伴， 平日
里的我总是玩得很开心 ， 甚至很野 。
那时候， 属于我们小孩的游戏特别多，
比如滚铁环、 打弹壳、 捉迷藏……那
时候的我们基本就没见过什么塑料玩
具、 电动玩具， 陪伴我们度过无忧无
虑的童年的， 差不多全是一些野孩子
的玩法。 到如今， 这些游戏早已不再
流行 ， 甚至已在今天的孩子们当中
“失传”， 仅残存在我们这些人的记忆
里了。 回想起来， 当年的那些游戏似

乎都是由比我们年长一些的大孩子们
发明的， “前人栽树” 的他们应该是
军工厂的第一批少年， 具备惊人的创
造力。 而我们这批小孩显然是 “后人
乘凉” 般继承、 光大了那些五花八门
的玩法， 甚至包括打棍仗、 打弹弓仗
这样的对抗性很强的游戏。

等我们这批人稍稍长大的时候 ，
一些相对升级了的游戏和活动就逐渐
地进入到我们的认知视野了， 如下棋、
打球、 爬山、 游泳之类， 自我们念小
学高年级时起就逐渐成为了我们课余
生活的主要内容 。 也是在这个年纪 ，
每到过年的时候， 厂工会主办的春节
游艺会就成了我们最牵挂的活动。 举
办的时间通常是在大年三十和大年初
一这两天， 游艺会上设置了许多游戏，
比如投球、 掷飞镖等等， 每个项目都
设置有许多奖项和奖品。 我们总是兴
致勃勃地结伴跑去参加， 目的很单纯
也很明确， 就是冲着赢奖品而去。 事
实上， 我们通常都会赢到一些小物件，
如铅笔、 文具盒之类， 然后会互相攀
比看谁赢到的奖品更多。

除了玩， 小孩子最关心的就是吃
了。 春节的团圆饭通常是一年中最美
味的，在我从厂子弟学校转学到百里外
一所农村中学去读初三之前，我只惦记
春节期间饭桌上的菜肴。 但转学之后，
包括上高中、上大学及工作后最初几年

的这个时期，我日益看重的却是“团圆”
二字了。 一旦离家在外，对寒暑假的期
盼差不多就成了对回家的渴望，特别是
大年三十中午的年饭，更成了快快乐乐
合家团圆的最高仪式和象征。

青春期的到来也使我们这批人的
独立意识大为增强，我们这些从小在厂
里玩大的伙计开始想方设法拓展自己
的活动空间。记得那个阶段的大年初一
或大年初几的晚上，我们总是要找个地
方啸聚在一起熬通宵，一起喝酒、打牌
之类。一帮小学、初中的同学，玩得最好
的若干位，包括当年曾仿效刘关张桃园
三结义结拜为兄弟的发小，总是能找到
某所空房子来建立仅属于我们自己的
“春节活动基地”。这空房子通常是某一
家人全体回老家探亲了，而我们中的某
一位恰被委托来为之看家防盗。

那时 ， 我们总是在晚饭后不久 ，
就从各自的家里溜出来汇聚到我们约
定的地方， 并且每人都会带些过年物
资来。 有从家里捎来一整只鸡或鸭的，
有从家里拿来大块腊肉、 干鱼的， 有
从家里提来几样新鲜蔬菜的， 也有从
家里带来些瓜子、 花生和糖果的， 还
有拧来一瓶白酒或几瓶啤酒或一壶米
酒的， 诸如此类， 总之加在一起吃食
就很是丰富了。 大家总会先玩上一阵，
打牌、 打麻将或下棋， 到夜色渐深肚
子都有些饿的时候， 就会进厨房七手

八脚地忙开了。 每人做一道菜，比比看
谁的手艺好；有时甚至还会有几位女同
学一起欢度，一起做菜。 之后就开始大
吃大喝。其实列位兄弟姊妹在家都已吃
饱喝足了的，但不知为什么，发小们的
团圆饭相比家里的团圆饭还真是另一
回事，吃起来格外带劲。 大家一边谈着
一年来各自的生活、学习之类，一边以
各种理由向当中的这一位或那一位敬
酒并要求对方一干而净。半夜里的酒宴
进行到尾声的时候， 带着醉意的我们
复又开始打牌、 打麻将或是下棋。 我
们从不赌钱， 只是罚输的一方做俯卧
撑或钻桌子之类。 天大亮的时候， 奋
战了一整夜的我们这才各自散了回家
去， 并约好当晚或改日再来。

年轻时的许多个春节， 我们就是
这样度过的。 这样的春节， 过得很简
单， 但也充满人情味。 毕竟， 这人情
味， 才是中国人骨子里最看重的。

校

对

张
旭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忙忙碌碌才是年 □崔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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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竹板
噼啪竹板响
鼓点定开场
今古多传奇
与您共欣赏

做黄酱
黄豆炒金焦
酵发多搅摇
晒出浓酽味
桌上酱香飘

跳蹦极 天地忽翻转
乾坤大转移
肝肠惊欲裂
有胆创传奇

尽本职
暗语敲门示
复核猫眼瞧
小心无大碍
尽力护安巢

□ 陈家忠

春春节节里里的的中中国国


